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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南通二吾照相馆分馆
□沈倩 利民闸修建始末

——兼谈沙元炳与张謇白蒲调停的真伪
□彭伟

地处模范马路的二吾照相馆有正面照存世，但照片上方有另一“二吾照相
馆西号”的牌匾。这个“二吾照相馆西号”鲜为人知，所在何地更未见提及。

白蒲清代吴氏两名医
□白本

阚庵城隍庙
□羌松延

“江海文化丛书”《白蒲》记载一段沙元炳、张謇携手调解白蒲水利
纠纷的故事：

1923年，白蒲东乡发大水，农民要求打开西亭坝泄水。若真如此，
西乡河道淤塞，必成泽国。两地（分属如皋、南通）民众数千人，准备恶
斗。幸有沙元炳、张謇两位乡绅亲临白蒲调解，化解危机。

说来也巧，2011年，如皋文保单位于下原镇白李河附近发现一块
“利民新闸”碑。有人又依据此碑书写时间民国14年（1925）及落款“州
人南通张□”（末字模糊），结合《白蒲》所述，基本认定调停始于1923
年，1925年修建利民闸相关工程完工。关于《白蒲》记述，笔者询问此书
编者之一的刘政老人。他坦言此段故事采集于民间。我因此持有怀疑
态度。恰巧，我于沪上报刊发现4条新闻，兹录如下，稍作分析。

1923年6月12日《新闻报》刊出《筹议改筑利民新闸》：
李家桥利民新闸，为通如境上泄水要道，关系农民水利甚巨。前

秋经两县莠民挖毁后，迄未修复，近来闸底浮泛青沙，非设法修补不
可。通邑水利会曾拟具改筑三孔大闸计划。刻闻如邑官绅主张仍建
一孔大闸，并已联络筹议进行矣。

1923年11月23日《新闻报》刊出《改筑利民闸之波折》：
通如境上之李家桥利民闸，在两年前曾被乡民聚众扒毁燕尾。嗣

即略加修理。早有另行改筑之议，唯因费才未果。两县水利会于连年
夏秋水发，宣泄纡缓，应即赓续前议，以保田畴，通邑主张改筑三孔闸，
每孔一丈二尺，如此对于航行及出水两方面，均甚适宜，且工程亦可坚
劳。如皋前主一孔制、近拟依从三孔制之主张，唯中孔须宽二丈，边孔
各八尺。刻已商同通邑水利会进行，其（动）工尚遥遥无期。

1926年2月6日《新闻报》刊出《通如官绅会勘利民闸》：
通如两县水利会筹款改筑之利民新闸，业已竣工。四日上午十

时，由两县知事验收工程。士绅界到者甚众，闻该闸为通如境水道之
枢纽。前被乡民聚众捣毁闸尾后，闸址工程，又不坚固。故由两县重
行建筑，以重行水利。

1926年2月6日《时报》刊出《利民闸工程告竣》：
南通、如皋两县水利会，谋消弭境内水患起见，议决就白蒲建筑新

式水泥大闸一座，定名利民。该项工程，业于四日告竣，便邀政绅商学
及新闻界等，乘汽车前往验收。

据前两则新闻述及“前秋”“两年前”，两地居民产生矛盾的时间早
于1923年，应该是1921年秋天。此时《张謇日记》未记白蒲。又查
1923年日记，张謇、沙元炳的确联系：8月14日为沙元炳六十大寿作
文，9月9日去如皋为沙翁祝寿，只是又未述及白蒲。至于沙元炳先
生，连同他的追随者陈端，倒是参与白蒲调停。1923年《平民声》明确
记载，魏建功、吴俊升等如皋师范学子，也十分关注利民闸建造事宜。
8月，他们前往陈端、沙元炳府上，表示维持如皋民众利益，只修一孔
桥，拒修三孔桥。这在《筹议改筑利民新闸》中也得到证实。

陈端是丁堰人，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好友，又是沙元炳的亲眷、追随
者。他作为第三方调解者，堪称最佳人选。从1926年的两则新闻来
看，白蒲水利纠纷的直接谈判者，当为如皋、南通两地的水利会。周思
璋《沙元炳对如皋的贡献》记载，1914年，如皋水利会于广福寺成立，沙
元炳为会长、张相为副会长。沙翁有此身份，代表如皋参加调停，理所
当然。碑刻题字写于1925年。事实上，1926年《新闻报》《时报》的同
日新闻，记述利民闸工程竣工时间当为1926年2月4日。那天，政商
名人、乡绅，还乘车前往白蒲，进行验收。查阅张謇日记，竣工当日，他
正在老家海门，当天仅录“立春”，前后两日没有记述。从日记来看，张
謇十之八九未曾参与调停。南通的代表，应该是张詧。查阅《南通文
史资料》第3辑《南通新报》记载，张詧任职南通农会、水利会会长，还为
《南通新报》题写报眉。经南通张謇研究专家赵鹏老师初步鉴定，那块
“利民新闸”碑上的字迹，当出张詧之手。利民闸工程，造福乡梓，当是
张詧、沙元炳、陈端的功劳。

白蒲吴芬，字畹生，号佾月。《吴氏家乘》收录《畹生公列传》，说他
学习诸家医术，熟知病理，精通幼科，善于治愈痘痧、惊风等疾病，故为

“蒲里所推崇，而亦维扬十郡所心折者也”。
《白蒲镇志》（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将他列为明代医人。《江苏历

代医人志》亦说吴芬为明人，但是目录中记为清代医人。《如皋县卫生
志》又将吴芬与任大枢、任学淳两位医人，列入同一词条，三人共传。
两位任氏同为清末医人，以至于使人认定吴芬也是晚清医人。上述说
法，都不准确。《吴氏家乘》记载，吴懋嘉是吴芬的祖父。他的生母赵氏
生于1533年，吴懋嘉卒时63岁。因此，吴懋嘉为明末人士。此外，《畹
生公列传》的作者薛彬在文中称呼吴尧民（吴芬父亲）为舅舅。吴芬与
薛彬是“中表亲”关系，当为同辈人。乾隆《如皋县志》记载，薛彬为清
初人，“少时为冒巢民所知”。《白蒲镇志》又载，“薛彬为康熙四十三年
岁贡”。因此，两位亲人生平的记载，充分佐证吴芬为清初医人。

另一位白蒲名医吴遵熹，字闵源，号鹿遗，又号幔亭。乾隆《如皋
县志》记载，吴幔亭十六岁成为廪生，四十岁贡入太学。他的医人经
历，录入《吴氏家乘》中的《幔亭公列传》：吴遵熹从小体弱多病，离不开
人参、茯苓、芝术等药物补品，被人戏称为“李百药”。他留心《灵枢》
《素问》等中医学名著，逐渐精通医术，“里中赖以全活者甚多”。

此外《白蒲镇志》（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南通冯雄旧藏本）均将吴
遵熹错写为“吴尊憙”，录入“医药人物”，但未记录他的年代。《江苏历
代医人志》《如皋县卫生志》也录为“吴尊憙”，均计为清代人。《吴氏家
乘》记载，吴遵熹卒于乾隆丙午年（1786）。《幔亭公列传》《江苏历代医
人志》同录吴遵熹“未及中寿卒”（中寿即60岁）。可见吴遵熹为清中前
期（雍正、乾隆年间）人士。

查宣统《通州水陆道里详图》，在四
安地区标有两处城隍庙，除了酒店北街，
另一座位于阚庵街。

阚庵老街，虽街面不大，但庙宇不
少，弹丸之地竟有七八座庵庙观堂，经年
累月，香烟缭绕。其中的城隍庙，位于阚
庵中街路北，始建年代无考。据街上老
者回忆，城隍庙当年的两棵银杏树粗壮
无比，至少要三人合抱。树上沃子（老百
姓所称的白鹭）成群，还常有沃子蛋落
下。庙为四合院建筑，除大殿内供奉城
隍老爷和城隍太太外，庙里还有诸多造
型各异的彩绘泥塑像：千里眼、万里耳塑
立于门厅两侧，他们的职责是收集各方
信息，随时上报城隍老爷，使他对社情民
风了如指掌。东西厢房供奉城隍老爷的
部属神将如注禄司、褒善司、注寿司、罚
恶司等十二司，个个面目各异，尊尊手持
刑具。传说人死后都要经过城隍审裁，
所以城隍庙里同时还有上刀山、下油锅、
锯人、磨人等用刑场景，俨然一派封建官
衙的缩影。而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庙里的
一把大算盘，据说城隍专司人间善恶之
记录，悬挂算盘，象征城隍计算世人的善
恶功过也毫厘不差，清晰分明，故有开示
来庙者扪心自问之意，以此告诫那些做
了亏心事的人悬崖勒马，达到教化人心
的目的。

由于笃信城隍老爷能治病、驱邪、解
厄，城隍庙便成了人们的心灵寄托之地，
遇到困难或麻烦,就到城隍庙求神保
佑。每逢年节，这里常常是信众如潮，香
火鼎盛。到出会之日就更热闹了。如吴
浦云于1932年十月朝曾记“东门坐小车
返家，至庵见旌旗飘扬，锣鼓喧天，乃出
会也”，1933年清明节又记有“庵镇及酒
店均有迎神赛会”。

因为信奉公正，城隍庙还是乡人的
立誓场所。据旧报报道，1924年底，有
阚家庵南乡陈某为贩布向羌家渡唐某借
钱，就“其款已交与否”竟各执一词。因
无凭无据且无人作证，无奈之下，两人到
城隍庙“焚香点烛，敲钟击鼓。双方跪于
神前立誓赌咒，烧文书求神显灵，使得水
落石出”。结果，陈某于翌日破晓赶至唐
之戚家，惶愧央告“一时糊涂，丧尽天
良”，并谓昨夜赌咒回家后遇鬼打墙。不
过，记者认为这是“陈某良心发现，故以
隍庙显灵作遁辞”。

城隍庙是人们议事、集会的处所，曾
历经许多地方大事。1925年五卅惨案
后，“南通五卅血案后援会”成立并推动
了南通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四安民众也
纷纷响应，积极参与。7月6日，当地工
商学各界假该庙召开市民大会。门首悬
市民大会旗，会场国旗交叉，散发传单。

四安第四校（按：即阚庵小学）及西亭十
一校（按：位于包家桥）学生合唱国歌。
总务股陈镜如报告，大意谓“国家的耻辱
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大家起来努力，
做外交的后盾。今开此市民大会，所以
唤醒群众，救国于未亡”。随后的各界演
说，“有报告沪案情形者，有述亡国之惨
者，有提倡抵制英日货者，有述交涉之情
形者，皆慷慨激昂。听者咸愤愤不平，尤
以工界严景福所讲最为动听。严君在上
海工厂作工，亲历其境，故所讲最为痛
切。”末由学生前导，出庙游行。

同年11月，为维持治安，四安警察
所“就阚家庵郡庙（按：即城隍庙）召集市
董及市民开茶话会，提议集资购械，以防
盗匪事。决定遵照县署警察所之议决
案，酌定购枪四枝、子弹二千发”，并议定
经费由大丰、裕康两花庄及富户等合筹。

1927年春，南通饥荒遍地，一片哀
鸿，四安殷实绅商在城隍庙发赈救济。
同年7月，庵镇市民“借郡庙召集茶话
会，到者有绅农商学各界约百人”，朱荣
昌及庵镇派出所巡长袁崇到会，议商取
缔鸦片，严禁烟户等事宜。

抗战期间，地处交通要冲的阚庵镇
是通城日军前往西亭、四安、石港等地的
必经之地。1943年6月，日军曾驻扎于
城隍庙内，并修筑了防御工事，后在东、

西街都筑起了炮楼。沦陷期间，城隍庙及
其信众见证了日寇在阚庵犯下的罪行：羌
寄君、朱东木等抗日英烈在此献身，汪琛、
蒋洪顺等无辜商民惨遭杀害，老观音堂与
阚庵小学等处被焚毁……

抗战胜利后，阚庵小学在城隍庙复
校，教室设在正殿两侧的平房里。1947年
春，经地方人士陶颂尧等积极筹划，邓振
先、陆水彬、黄藩为教职员，庵西乡第一保
国民学校以城隍庙余屋为校舍开学，据载
该校“新僻三大教室，光线空气方面亦颇
适用，连日报名儿童，已达一百七十余名
之多”，人气颇为旺盛。

1951年，为破除迷信，加之教室紧张，
已是双轨完小的阚庵小学迁往河东老观
音堂新校舍。为此，曾拒任伪乡长的周二
先生（周彦希，通师毕业）命人将庙中的银
杏树锯掉做成学桌凳，结果，带着徒弟锯
树的范连木匠被粗大的树枝砸瘫，后卧床
不久而死。数年之后，城隍庙被拆除。

如今，阚庵城隍庙早已不见，旧址
仅存一片碎砖残瓦。但恍惚中似乎可以
听到庙里的大鼓敲起，鼓声随风飘荡在
整条街上。可以听到那熟悉的童谣“风
来了，雨来了，城隍庙的鬼来了”，随后便
是嬉戏的孩童在转瞬间又一哄而散……
这是城隍庙留给阚庵街老人难以忘怀的
记忆！

史鸣皋《竹石图》
□徐继康

周思璋前辈在《史鸣皋先生二三
事》一文中说：“《如东民间文化丛书》
中《史鸣皋传》中有‘如东县丰利人’，
这一句叙述不清。”又说：“笔者于
1929年生于如皋城里，少年时曾听老
人谈起，说史鸣皋是北宋元祐进士史
声之后裔。清嘉庆《如皋县志·古迹》，
芙蓉园‘在县南一里。北宋进士史声
建’。北宋时如皋县署在古运盐河北
岸，‘县南一里’当在今闸桥附近。闸
桥河北向西不远原来有一座古老的府
第，是史鸣皋故居。”

据《如皋县志》的记载，史鸣皋世居
于如皋城内闸桥西，然嘉庆《两淮盐法
志》四十八卷《人物·科第表下》中，特地

注明他是“丰利场人”。如是者还有石为
崧，在《两淮盐法志》中也明确记载他为
丰利场人，而在《如皋县志》中，记述其家
在皋城西南隅雁桥之上。史鸣皋到底是
哪儿人，今人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
可以确定，在清代如皋，史鸣皋是一位家
喻户晓的大文人。

史鸣皋，字荀鹤，号笠亭、历亭。幼聪
慧，读书能一目十行，为文豪宕有奇气，胡
香山、姜至山诸君子见其文，谓“我辈当让
他一头地”。乾隆九年（1744），他中顺天举
人，乾隆十六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
士，次年任浙江昌化知县。乾隆二十一年
（1756）秋，调任象山县，后升任湖北黄州府
同知，父丧，丁忧守孝。乾隆三十年（1765）

复职，任广西梧州府同知，两年后署广西柳
州知府。后因母亲年老，辞官回乡侍奉老
母。晚年主讲雉水书院，生徒至百余人，整
顿士习，文风丕振，名满江东。为文根柢经
传，淹贯子史，著作甚多，传诵海内。又工
诗，有《杜诗见庐》，阮元尝采其诗入《淮海
英灵集》。史鸣皋另修有《象山县志》《梧州
府志》。他卒年七十外，去世后，乡人谥其
号“文惠先生”。

除了诗文外，史鸣皋还精于书画，
张庚在《国朝画征续录》说他“善花草竹
木，与姜恭寿相上下。”周思璋老先生称

“史鸣皋的书画我没有见过”，只听过城
内望丹桥西的“海月寺”的匾额与寺内
照壁上的横碑，以及客厅屏门上的对

联，都是“史的手笔”，并称之“遒劲俊
美”。

笔者有幸，曾经收得史鸣皋书画三
幅，一为《临为玉老学长先生》行书扇面，
一为墨梅册页，而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一张
《竹石图》条屏。画为墨竹数竿摇曳于山
石之中，笔法谨严有致，又现潇洒之态。
款为“仿柯博士竹法，笠亭”，下钤“史鸣皋
印”“荀鹤”二印。此画曾出现在西泠拍卖
（绍兴）二〇一八年秋季拍卖会的《中国书
画古代作品》专场上，当时我也参拍了，但
功亏一篑，未能买下，事后时常思之。真
是凑巧，没多久，这件《竹石图》出现在浙
江一朋友的微拍中，当然再不容错过，毫不
犹豫将其拿下。

二吾照相馆西号 二吾照相馆分馆底片袋及启事

南通二吾照相馆创建于1914年，老
板罗鑫泉是河北人，是一名成功的牙医，
因他与张謇有交往，“二吾”的馆名系张
謇命名，并书写馆名。所谓“二吾”，意为
照相术会出现两个同样的我。二吾照相
馆不仅规模大，设备也是当时南通最好
的，为南通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资料。

长久以来，人们只知道地处模范马
路的二吾照相馆，还留下一张有“二吾”
牌匾的照相馆正面照。但很少有人发
现，在这照片上方有另一个“二吾照相馆
西号”的牌匾，等于提示人们，二吾照相
馆另有分号。其实，梅兰芳三次来通的
剧照，都是出自“二吾照相馆分馆”。那
么，这个分馆究竟位于何处呢？

在南通博物苑的影像藏品中，有
一批珍贵的“梅欧在通剧照”玻璃底

片，在包装袋标签的摄影栏注明“二吾
照相分馆”。藏品登记册上注明，上世
纪五十年代，这批玻璃底片由南通市
人民剧场移交。人民剧场的前身就是
张謇创办的更俗剧场，有这些珍贵的
底片倒不奇怪。

1919年，在欧阳予倩先生提议下，
张謇先生在南通市城西南、桃坞路西端
创建了更俗剧场。1920年1月至1922
年6月间，梅兰芳曾三次应邀来南通更
俗剧场演出，这组舞台剧照由南通二吾
照相分馆在此期间拍摄。新中国成立后
更俗剧场改名为人民剧场，南通博物馆
也恢复了工作，并向社会发出文物征集
信息，当时的人民剧场响应号召，把这批
珍贵的玻璃底片连同“二吾照相分馆”底
片保管袋一并移交给南通博物馆（1984

年 7月 1日，恢复南通博物苑原名），
由此我们知道了“二吾照相分馆”的存
在证据。

“二吾照相分馆”相片（底片）袋
采用优质薄牛皮纸制成，宽 12.5 厘
米，高16.6厘米，正好放置6英寸相
片（底片）。正面印有“二吾照相分馆”
的启事：

本分馆开设南通公园马路南公园河
西新建洋楼，门面精究。照相放大，镶牙
补眼，并经理美国柯达名厂手提快镜，一
切器具材料，大小软片，代客冲晒，手术
精良，价廉物美。本馆向在模范马路营
业多年，屡蒙远近绅商各界赞许，并沐
啬、退二公派往各实业及各学校机关等
处，拍照风景制成南通特别风景图册，数
百片刻已印成。兹因推广营业起见，特

设分馆，以副中外参观人士雅意倘蒙光
临，欢迎无任！

电话 号
牙科医士罗鑫泉谨启

启事告诉了我们两个重要的史实：第
一，由二吾照相馆拍摄制作《南通特别风
景图册》的史实；第二，证实了南通二吾照
相馆有分馆的存在，即位于模范马路的老
馆和位于“南通公园马路，南公园河西”的
分馆，老馆与分馆的位置，分馆位于模范
马路的西面。我们早先能看到的“二吾照
相馆西号”的照片正是“门面精究”的分
馆，而“二吾照相馆”老馆至今没有发现传
世的影像资料。

这些百年前拍摄的影像早已成为历
史，然而，当年用于包装这些相片或底片
的包装袋却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的见证。


